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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瑞桓

《红楼梦》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
出望外平儿理妆”，是写家人犯错如何处理的问
题。起因是王熙凤的丈夫贾琏，趁王熙凤在老太
太那儿过生日，把鲍二家的叫来厮混，被回来换
衣服的王熙凤撞到不说，还偏偏鲍二家的正说：

“多早晚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她死了把
平儿扶正”的话。这事、这话别说是凤辣子，搁谁
身上也压不住火。扇平儿打鲍二家的，再告状到
老太太那儿，凤姐这醋泼的按说是“合乎情”的。
但这类夫妻大战靠情绪发泄，再痛快淋漓也不可
能根本解决问题，闹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讨个公
道、要个说法。

贾母给的公道就是把孙子训一顿，并给媳妇
道个歉。这虽然可以一时化解矛盾，但显然不可
能从根本上消除矛盾的根源。王熙凤要的是婚姻
安全，是对自己个体权利的尊重，但在以男权为
中心的宗法社会，维护整个家族绵延稳固才是根
本大法，至于男人那点馋嘴猫的事，在贾母这样
的“族长”眼里不过是“什么要紧的事”，“从小世
人都这么过的”。显然贾母处理这起风波，用的是
息事宁人的化解法。王熙凤在众人面前得了贾琏
的道歉，长了脸，即便没有实质的保障，在“家和
万事兴”“妻贤夫祸少”的社会公约中，再闹有理
也没理了，毕竟老往外扬家丑不是什么好事。贾
母不仅不准凤姐再提此事，连众人也不能再妄
议，如有违者“不管是谁，拿棍子给他一顿”。“从
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
要行就行”的王熙凤，在强大的群体利益至上的
文化中，图个虚礼也就是最大的胜利了。

但问题“化解”不等于“消解”，就像撒入水中
的盐，再稀释，盐的成分也不会彻底消失。王熙凤
是为自己婚姻安全而战，浪荡成性者的道歉能保
证什么呢？以后贾琏直接偷娶了尤二姐，就不是
只在嘴上说说盼凤姐早死的气话了，而是直接扑
进尤二姐的温柔之乡，不仅规定下人不能“提三
说二”，自己也直接以“奶奶”相称，并“将自己积
年所有的梯己，一并搬了与二姐收着”，只等凤姐
一死，便要接进去。这一系列骚操作，直接将凤姐
一笔勾销了，尤二姐自是愿意得不要不要的。

当凤姐得知贾琏已在贾珍、贾蓉的撮合下偷
娶了尤二姐，料整个贾府是没救兵可用了。所以，
六十九回凤姐换了一套“借剑杀人”“弄小巧”的
组合拳。一方面在贾母面前，她变脸成“图贤良
名”的明白媳妇，笑嘻嘻地把尤二姐领到了贾母
跟前，并对丈夫的之所以“偷娶”先做了自我检
讨，乐的贾母说：“这有什么不是。即你这样贤良，
很好”；另一方面在宁国府则变成一员猛将，借封
建礼法给他们定了四宗罪：“国孝一层罪，家孝一
层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层罪，停妻再娶一层罪”。
说尤氏“痰迷了心，油脂蒙了窍”，把她家没人要
的妹子偷着往贾家送，“你就愿意给，也要三媒六
证”；骂贾蓉是“天雷劈脑子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
种子！成日家调三窝四，干出这些没脸面没王法
败家破业的营生”；对尤二姐则暗中整治，最终使
这个眼看就可凭子上位的“情敌”自觉大限已到，
吞生金赴了黄泉。

所以，家务矛盾的化解不过是权宜之计，祸
根不除早晚还得酿成大祸。

化解法有时效，那么消解法能长治久安吗？
能，也不能。这一要看冲突双方的背景、动机，二
要看问题解决得公正不公正。在这场家庭风波中

另一对矛盾冲突是凤姐与平儿。平儿打小就侍奉
凤姐，而且出嫁带到贾府还一直能和睦相处，可
见两人感情之厚。按说她们之间因误解而起的怨
恨是可以消解的，但若不以公心善解，平儿内心
芥蒂也是难以消除的。

处理熙凤与平儿的矛盾有两个关键人物，一
个是宝玉，一个是宝钗。宝钗的劝词是：“你是个
明白人，素日凤丫头何等待你，今儿不过他多吃
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气，难道倒拿别人出气不
成？别人又笑话他吃醉了。你只管这会子委曲，素
日你的好处，岂不都是假的了？”宝钗这话有道理
吗？有，但这是封建礼法的理。翻译一下就是：平儿
你是奴才，主子就该拿你出气，你要反抗要闹，平日
对主子的好就是藏奸装愚。平儿这个宽厚善良的女
儿，因无辜被卷入与己毫不相干的床帏风波而被扇
被踢，到宝钗这儿，却连为自己哭诉都成了罪。

而宝玉则是一上来就赔罪：“好姐姐，别伤
心，我替他两个赔不是罢”，虽然平儿的冤枉与他
没有半毛钱关系。宝玉心里明白，平儿这个“极聪
明清俊的上等女孩”，不可能与此事有染。他为平
儿不公，为平儿伤心。宝玉是站在真心维护平儿
的角度来劝说，所以即便他也有爱护凤姐的感
情，但对平儿劝慰却如人间四月天：“姐姐还该擦
上些脂粉，不然倒像是和凤姐姐赌气了似的。况
且又是他的好日子。”

宝玉的话之所以能入平儿的心，是宝玉以尊
重平儿为前提；而宝钗虽然话说得堂皇正大，但
却是以封建礼法压人。在家庭问题中，不管是矛
盾的化解还是消解，如果不以尊重个体为前提，
仅以道德为先导，什么“劝和不劝散”“宁拆三座庙
不破一桩婚”“妻贤夫祸少”，这些保守的农耕文化
的传统，不仅不是现代社会解决家庭矛盾的灵丹
妙药，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不过是一层温情脉脉
的面纱。懦小姐迎春隐忍过，但出嫁一年就被折磨
而死；元春为家族利益，嫁入见不得人的地方小心
翼翼侍奉皇上，却落得个无谥号薨逝的下场。很多
评论者看不透作者的春秋笔法，说凤姐最后终于
被休，就是“强梁者不得其死”，凤姐不要强或许
是死不了。但在只有石头狮子才干净的贾府，除
了忍辱苟活还有第二条路吗？凤姐、平儿都是受
害者，她们想要的也只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在还
没有建立起对生命个体尊重的时代，曹公正是通
过一个个如何处理家庭内部矛盾的故事，展示了
只有个体得到尊重，才有真正的“家和万事兴”。

凤姐泼醋之所以满盘输，不是凤姐“太要足
了强”，而是在重伦理不重个体的文化中，你开不
开口都有错。邢夫人为贾赦纳妾比贾赦都积极，
尤氏为图贤良对贾珍爬灰像锯了嘴的葫芦没口
齿，唯一的反抗也就是在秦可卿自缢身亡的葬礼
上装装胃疼。虽然王熙凤反抗的结局是“一从二
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的悲剧，但王熙凤的
悲剧是个体也是集体的。对王熙凤个人来说是婚
姻的安全最终得不到保护，但对于家族来说呢？
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即便连成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一荣俱荣的联合体，在没有尊重个体平等公
正，只有王权在上的封建制度下，家族势力再强
大，不是也难逃“忽喇喇似大厦倾”的结局吗？

曹雪芹看似给讲的是几个异样女子的故事，
但无论是黛玉的爱情，鸳鸯的抗婚、司琪的担当、
晴雯的撕扇、芳官的不从，凤姐的泼醋、平儿的冤
屈，发出的都是带有鲜活的个体生命的信息。这
一曲曲刺破“存天理灭人欲”的独唱，即便它瞬间
就被黑夜吞噬，但它毕竟照亮过漫漫长夜。

□王晓梅

从小到大，无数的票据在我手中辗转，但印
象最深的是儿时的一张戏票。

这张戏票和姥姥有关。姥姥一生最大的爱
好是看戏。从我记事起，每逢上演新戏，她就带
着我去几里外的镇上观看。五岁时，我身高就超
过了一米，需要买票啦。去镇子的路上，姥姥一
遍遍教我：你个头超了。检票时，一定要脖子缩
一缩。

其时，我是不喜欢跟姥姥看戏的。今天才明
白，不是不喜欢，而是害怕逃票那会儿的忐忑和
尴尬。

印象最深的是看《西厢记》。那时去镇上，最
先进的交通工具是村里的拖拉机。但坐拖拉机
也要花钱。姥姥没多余的钱，一老一小只好迎着
晨曦的光，走走歇歇，歇歇停停。饿了，就席地而
坐吃点自带的干粮。

两个小时之后，终于远远地看见剧院的售
票处排起了长龙。那时的姥姥已60多岁，但这一
刻体力感觉比我还好。她三步并做两步排在了
队伍后面，生怕错过上午10点的最后一场演出。
我，既希望姥姥买上票，又担心她买上票。在我
的反复纠结中，戏票终于还是被姥姥买到了。

检票处也要排队。姥姥牵着我的手，就近走
向左边的检票处。我的小心脏开始突突乱跳。姥
姥一边张望着前面拥挤的人群，一边嘱咐我：

“快到检票口时，记得蹲一蹲。”惴惴不安中，我
弓着身子往前一步步挪移。

“这个孩子，过来量一下身高。”检票员最终
还是发现我的身高在规定的边缘。

我怯生生地走过去，本应缩一缩脖子，由于
过度紧张，却突然站直了。

“超了5厘米，得补票！”
“她姨，我们走了一头晌才到。孩子不看戏，

放家里没人照顾，不放心。进去后让她在里面玩
就行，不占座位。”姥姥并不跟人家辩论什么，她
跟人家套起了近乎。

“那更不行，影响戏院的秩序。”
“那我抱着孩子看，不让她到处跑，行吗？”
“不行，我们有规定，超高就得买票。”检票

员没有半点松口的意思。
后面拥挤的人群，不断催促。姥姥只好带我

重回到售票处。然而，票已售罄。
姥姥不甘心，站在戏院外踮起脚尖，伸长脖

颈，朝里面张望。可是，她过于矮小，连戏院门口
的一隅都望不到。正好，旁边有块大石块，姥姥
布满皱纹的脸一下子舒展了，她手脚并用爬上
去，张望。旋即，她一声叹息，又手脚并用从石块
上爬了下来。显然站在石头上还是看不到。

“姥姥，你进去看吧。我不跑，等着你。”
“那怎么行？”姥姥焦急地说。
姥姥想从右边的检票处试试运气。她不甘

心浪费一张戏票，更不甘心错过一场心心念念
的《西厢记》。我像做错了事的孩子，头埋得更低
了。当时，我心里最大的希望就是这场戏能够取
消，戏票钱退回。右边检票的是位叔叔，他似乎
早已知道了刚才发生在左边检票处的一幕，任
凭姥姥怎么哀求与解释，也不同意放行。

“大娘，我这里有张票。”一个清脆的声音传
来。

我循声看去，是一位忽闪着大眼睛的漂亮
姐姐。十分钟之前，在左边的检票处，她就在我
和姥姥的后面排队。此时，我看到的似乎不是大
眼睛，而是一束光，亮晶晶的光。

“不行啊，孩子，票给了俺，你就没法看了。”
“没关系，我家就在附近，我可以看下午的。”
“真是遇到好人了！那我给你票钱。”
“不用，大娘，我下午不看了，这个戏的原著

我读过了。你带小妹妹进去看吧。”
我仰望着这个眼里有光的大姐姐，她的微

笑像一阵清爽的风吹进了我的心田。看我凝视
她，她顺了顺我被汗水打湿的刘海。

进得戏院，戏立刻上演了。两张票的距离比
较远，姥姥并没有把我安排在大姐姐的座位上，
她全程抱着我看完了那场《西厢记》。

戏没怎么看懂，但我承认我入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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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百味斋】

矛盾化解与消解的“葵花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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